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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有一句很傳神的話：「唔得閒」，或者「好得閒」。得閒就是人
生的福氣，特別是心閒，心閒可以修心，心閒可以欣賞大自然，心閒可
以看世情。高僧說「如今無處覓深山」，我說「如今何須覓深山」，夜
深人靜看到醉人秋色悟出佛性就是喜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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箬庵通問（1604-1655），明末清初著名臨濟宗禪師。著作有《續燈存稿》
十二卷、《箬庵問禪師語錄》十二卷傳世。明末已經無處覓深山了，高僧閉關
也無須找深山，只要心閒即能閉關。閉關是僧人最重要的修行，有些僧人把閉
關視為得道的證明，以換取信眾的信任。高僧一語道破，閉關並非如此神秘，
心閒就正是閉關了。

趙素仲作品——

明代高僧箬庵通問
如
今
無
處
覓
深
山
，

但
得
心
閒
即
閉
關
，

吳
越
不
分
煙
水
路
，

醉
人
秋
色
月
初
圓
。

明
代
高
僧
箬
庵
通
問
詩

素
仲
配
畫

甲
午
秋
日

詩畫禪心（九十四） 扁竹葉是故鄉山林裡的一種野生植物，
葉扁、皮厚，形狀像竹編，皮厚似扁擔，
我想，扁竹葉名稱的來歷，大概也就源於
此吧。
扁竹葉喜歡生長在陰涼的地方，林蔭、

溪畔、草坪乃至墳塋上，到處都是，極易
生長，一籠一籠的，長得十分茂盛。於是
有些鳥兒，就在裡面築巢。
扁竹葉是常綠植物，一年四季青綠綠

的，但牛兒不吃，豬兒也不吃。它的用途
只有三種，一種是漚糞，一種是製作豆
豉，還有一種是入藥。
扁竹葉因葉片肥厚，是最好的草青肥

料。陽春三月，人們用鐮刀把扁竹葉割回
家，用刀砍碎後背去撒到水田裡，扁竹葉
發酵快，易腐爛，腐爛後將使泥土變得細
膩肥沃，促使莊稼茁壯成長，秋季豐收。

製作豆豉也離不開扁竹葉。大人們將黃
豆淘洗乾淨，在鍋裡煮熟後，在一個撮箕
裡鋪上一層厚厚的扁竹葉，將黃豆撈起放
到上面。再在上面放一層厚厚的扁竹葉。
然後將撮箕放到裝有乾稻穀草的背兜裡，
在上面放上一床破棉絮和蓑衣，蓑衣上壓
一塊石頭，兩三天後，拿出來，黃豆就變
成了豆豉，香味撲鼻。放到陶瓷罐裡，加
點鹽巴和生薑水，就是濕豆豉，隨時舀出
來就吃。如果用斑竹葉將豆豉包成一包一
包的，用棕櫚葉繫好，放到灶孔門上面吊
着的竹籃裡，一個星期後，農家柴火的煙
味就把它的水分熏乾，變成了乾豆豉。乾
豆豉可以做回鍋肉，也可以生吃或用油煎
來吃。不管濕豆豉還是乾豆豉，都噴香噴
香的，成為鄉下農家的一道特色菜餚。而
這其中，扁竹葉功不可沒。

扁竹葉具有清熱解毒的功能，還可入
藥。據《醫方類聚》記載，扁竹葉主治痔
疾下血；根莖還可以治療急性乳蛾、急性
咽喉痛以及解毒等。
扁竹葉的花兒很美。每年的四至五月，

是扁竹葉開花的季節。扁竹葉花有的純
白、有的淺紅、有的粉綠，微風一吹，蝴
蝶一樣，振翅欲飛，十分美麗。因為愛
美，小小年紀的我們也變得不怕墳塋，將
扁竹葉的花兒採來，一瓣一瓣地摘下，輕
輕地放到溪流裡，看着一朵一朵的花兒伴
着嘩嘩的溪水隨波逐流，飄向遠方，我們
光着腳板，在岸邊使勁追逐，那種心情美
麗極了，至今難尋……
不知不覺童年遠去，故鄉遠離。想起扁

竹葉的時候，我就想起了故鄉的山林和田
野，想起了故鄉普普通通的人和事。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日前第六次下廣東，第
一站到珠海橫琴島，考察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
業園，該科技園已是打造中醫藥文化「一帶一
路」國際窗口。習近平緣何選擇此地為考察首
站？因為中醫藥是中國傳統文化高地，是名副其
實中華國粹，是關係十幾億人健康的民生大事！
習近平非常關注中醫藥發展，在多種場合予以

力挺。2016年3月，他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
強調，要着力開啟中醫藥養生文化新世代。同年
8月，他與捷克總統澤曼會談時大力支持中醫藥
在捷克和中東歐地區的推廣和應用。是年12月，
中國政府首次發表《中國的中醫藥》白皮書，宣
佈「中醫藥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中醫藥進入新
的歷史發展期。」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
更發出「堅持中西醫並重，傳承發展中醫藥事
業」的號召。
中醫藥又稱中華傳統醫藥，作為民族文化瑰
寶，它為華夏兒女繁衍昌盛作出歷史性偉大貢
獻。中醫藥發展歷程和它的科學價值和文化特
點，都令世人驚艷！包括內科、骨科、兒科、婦
科、針灸理療科、治未病科和中草藥飲片與膏、
丹、丸、散等各種製劑的中醫藥，獨具「簡、
便、驗、廉」特色和預防、保健、養生、康復等
優勢，可謂厥功至偉值得大讚！
中醫古稱「杏林」，史上杏林名家眾多，扁
鵲、華佗、張仲景、皇甫謐、葛洪、孫思邈、錢
乙、朱丹溪、李時珍、葉天士等「十大名醫」更
是傑出典範。股骨頭壞死和癌症是棘手的常見
病，中醫採用活血化瘀、祛腐生新之法，不傷元
氣而療效顯著，還經濟安全，病人少受痛苦，患
者也樂意接受。
春秋時「神醫」扁鵲有兩個故事：一次，晉國

卿相趙簡子因操勞過度突然昏倒，五天不省人
事。扁鵲為他按了脈，從容道：「不出三日他必
康復。」兩天後趙簡子果然醒來；又一次，扁鵲
見齊國國君齊桓侯氣色不好，斷定他有病，說如
不治必會加重。桓侯不信。五天後扁鵲又見桓
侯，觀察後道：「你的病已到血脈，快治吧！」
桓侯仍不聽。再五日，扁鵲對齊君正色道：「你
的病已入腸胃，再不治就沒救了！」齊桓侯仍不

聽。第四次見到桓侯，扁鵲轉身便走，說：「當
初齊桓侯病在膚表，湯熨即可治癒，病入血脈後
用針灸也可治；病到腸胃時用酒劑尚有救。如今
他病入骨髓，沒治了！」果然不幾天齊桓侯就一
命嗚呼。
中醫診療講究望、聞、問、切，宗旨是「大醫

治未病」。扁鵲與魏王一段對話很有經典涵義。
扁鵲弟兄三人均為名醫。某日扁鵲為魏王針灸，
魏王問他：「你們兄弟誰醫術最高？」扁鵲答
曰：「長兄最高，我最差。」魏王詫異。扁鵲
說：「我大哥治病於病發之前，人們不知他在剷
除病源、防患於未然，醫術雖高但不易揚名；我
是治療病情發作之後，大家見我為患者把脈開
方、敷藥刺穴、割肉療傷，讓不少病家化險為
夷，大家就以為我醫術高於兄長吧。」
近百年間隨着西方文化進入，中醫藥的科學

性、療效性和傳承性屢受質疑，中西醫之爭也曠
日持久。透過歷史煙霧，古老的中醫藥卻像一位
仙風道骨的長者，以不變應萬變，成就世界醫學
的傳奇。2003年SARS爆發，廣州中醫藥大學一
附院創造了病人零死亡、醫護零感染、病人零轉
院的奇跡，粵省參與救治非典的中醫院創造出病
亡率全球最低紀錄。2015年中國藥學家屠呦呦以
青蒿素榮膺諾貝爾醫學獎，再向全球炫示中醫藥
神奇魅力。屠呦呦的成功，正是源於東晉中醫名
家葛洪《肘後備急方》的思路和技法，青蒿則是
古賢認定的中草藥。
唐由之是我國著名中醫眼科專家，1975年奉命
為幾近失明的毛澤東醫治白內障，他採用中醫
「金針撥障術」使主席恢復了視力，毛澤東高興
地為唐由之題字「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
由之」。唐代詩人白居易「盒中空燃決明丸，金
針一撥日大空」詩句，寫的正是「金針撥障
術」。唐由之還以此為朝鮮領袖金日成、柬埔寨
首相賓努成功做了手術。他在「金針撥障術」基
礎上獨創「白內障針撥套出術」，榮膺國家科技
進步二等獎和「愛因斯坦世界科學獎」。
「中醫外交」頻頻為國爭光。1961年印尼「獨
立之父」蘇加諾總統患嚴重腎病，因腎結石無法
排尿，西醫只有切腎一法。蘇加諾聞知中醫神

奇，向我國求援。周恩來總理派著名泌尿外科專
家吳階平赴印尼，診斷後吳教授讓蘇加諾服用中
藥，一舉排出結石，蘇加諾高興道：「中國的
『咖啡』（中藥）太神奇啦！」三個月其全面康
復，印尼媒體大讚中醫，吳教授獲授「偉大公
民」勳章。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因肩周炎備受折磨，歐

美名醫回春乏術，還判他「老年不治症」。1991
年李光耀向中國求援，著名正骨專家葛長海親赴
獅城。葛教授採取拇指刮法、雙手捏法、抓抖法
及雙手虎口搓法等中醫技法，為李光耀理氣活
血、疏通經絡，不到三個月就治癒李的頑疾。罹
患癌症的新加坡總統王鼎昌和總理李顯龍，也經
中醫專家妙手回春。如今許多外國元首訪華時都
會請中醫治療痼疾。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哈
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和吉爾吉斯斯坦總理
阿布爾加濟耶夫等嘉賓，多次到三亞療養、接受
中醫診療。
為大力推廣中醫藥、更好服務人民，我國每年

舉辦「中醫中藥中國行」活動，反響強烈。今年
主題是「傳播中醫藥健康文化、提升民眾健康素
養」，各地均以多種舉措配合這一盛事。中醫藥
在香港也廣受青睞，饒宗頤、邵逸夫、金庸等長
壽老人，均得益於中醫養生之道。「中醫中藥中
國行香港活動」也受港人熱烈歡迎，特區政府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黨組
書記余艷紅簽署《關於中醫藥領域的合作協
議》，以多種舉措力推兩地中醫藥發展。
中醫素有「醫者仁心」之說。17世紀西班牙哲
學家格拉西安說「只有醫道高明的醫生才懂得何
時不開方」，這與中醫「大醫治未病」如出一
轍。今天，中國迎來史上最好的黃金發展期，中
醫藥像其他領域一樣迎來明媚春光，這是文化自
信、文化自覺的重要見證，誠如詩人雁翔云——

世上至寶乃生命，
望聞問切治未病。
簡便驗廉中醫藥，
千古國粹貴精誠！

且說月溪法師早年肄業於上海
震旦大學，精通英語及法語，亦
涉獵西洋哲學，遂遍遊及參悟江
浙名山梵剎，叩問諸大德，回滇
之後出家而宏揚大法，禮靜安老
和尚剃度受戒；出家於佛前，燃
無名指及小指，剪胸肉掌大，主
四十八燈供佛，乃發三大宏願：
其一為不貪美衣食，樂修苦行永
無退悔；其二為苦心參究三藏一
切經典；其三為以所得悉講演示
道，廣利眾生。
月溪法師其後謁牛首山鐵岩法

師，得悉力參見性之法，遂日夜
苦參，形容憔悴，乃至瘦骨如
柴，至某夜聞窗外風吹梧桐葉
聲，乃豁然證悟，通身大汗曰：
「哦！原來原來，不青不白，亦
不參禪，亦不念佛，亦無生死事
大，亦無無常」；遂信口說出一
偈云：「本來無佛無眾生，世界
未曾見一人，究竟了解是這個，
自性還是自己生」；及至數日之
後，往見鐵岩大德，告己有所
悟，鐵岩大德曰：「汝證悟也，
汝可再將傳燈錄印證，汝大事畢
也。」
月溪法師著有《金剛經講

錄》、《圓覺經講錄》、《楞伽
經講錄》、《維摩經講錄》、
《心經講錄》、《佛教人生
觀》、《佛法問答錄》、《大乘
八宗修法》、《大乘絕對論》、
《月溪語錄》、《參禪修法》等
多種。
事實上，西林寺依山而建，門

樓牌坊上的匾額刻有「西林」兩
字，左右刻有對聯一副：「西樓
法苑宜修法；林集禪門要學
禪」；近入口處建有荷塘，長有

一棵高高的白蘭樹，最底層有三
座建築物，有兩座為兩層高的建
築，近大門入口處的兩層樓宇為
客房，三層高西鄉園素食，而後
方亦有一棟兩層高的樓宇；大門
直入之後，拾級而上，可看到另
一入口處「大悲願門」，及至修
建之時才遭拆除。
及至2006年，本港一名莊姓

商人斥資逾三千萬港元，購入西
林寺業權，改建工程於2009年
10月完工，改建成五幢可容納三
千個骨灰位的骨灰龕堂，地政總
署倒指出經營骨灰位，違反土地
契約，遂勒令西林寺停止經營。
且說錢穆寄居在港之時，也曾

住過的桂林街與鑽石山，俱為貧
民區；幾十年後，當時的住房或
許現在已不在了，桴樓所在處有
如風景區，山下為西林寺，山頂
建有房東的花園別墅。
就在其時，錢穆已年近七十，

親往踏看後，深愛其簡靜之境，
從而搬入新居，在此樓一直暫
居，至離港赴台為止；據《師友
雜憶》一書所記一段軼事，則為
另一番風景：「夏秋間，忽颱風
來，勢烈空前，山居破壞，屋頂
多掀開。修理費時，臨時移樓下
另一小宅，在樓上放一桌，余一
人盡日握筆吟哦。較在耶魯寫初
稿時，環境似更怡悅有加。」
及至民國五十五年（1966年）

十一月至十二月，錢穆就在台北
《中央日報》連續發表三篇《桴
樓閑話》——《人之三品類》，
《身生活與心生活》及《人學與
心學》，其後俱收錄於《人生十
論》，但在台灣東大版本以及內
地三聯版本，此三文均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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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生活
早前，颱風「山竹」襲港，塌樹處
處，滿目瘡痍。待十號颶風信號過去，
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也落下，人們照常
上班，提早出門。由於在風暴蹂躪後，
交通極端受到影響，大部分巴士路線須
停駛，鐵路亦未能提供正常服務，從電
視新聞報道目睹市民滯留車站，奔波上
班。不少人蹉跎半天，尚未能回到公
司，一幕幕情景仍歷歷在目，感到心
酸。近來，觀看了一齣本地創作的戲劇
《I Sick Leave Tomorrow》，希望辛勞
兼繃緊的上班一族，紓一口氣。
望 見 劇 名 《I Sick Leave Tomor-
row》，看似躲懶，難撇清有不負責任之
徒，可是，明天請病假，背後卻可以是
員工在長期艱辛工作之下的必需品。當
中以一個故事來貫穿全劇，然後嵌進一
些互動環節，使觀眾更為投入，拉近距
離。劇中三名職員要角，在各自為政的
不同部門工作，問題不斷湧現，經努力
後終把問題處理，已工作了大半天。疲
憊不堪的他們，或真病，或裝病，結果
請了病假。結果，功勞被搶，上層卸
責，三人成了犧牲品。或許是現實，觀
眾亦見共鳴，全劇卻帶喜感，讓人選擇
苦中作樂。
此劇於一個容納七十多名觀眾的小劇
場上演，成功運用此條件，插入邀請觀

眾上台互動的環節。其實，早在開場
前，呼籲了觀眾加入每場開設的即時通
訊應用程式群組，互動已開始，為觀眾
暖身。在故事中段，嵌入名為「Sick
Leave Master Class」的課程，演員化身
三名講師，由如何在辦公室內扮作工
作，怎樣裝作生病，至請假後演康復過
程，也會拉觀眾上去參與，劇終也從觀
眾留言，揀選當中獨特的請假理由來即
興演出，甚為惹笑，效果亦佳。演員張
銘耀、韋羅莎和邱頌偉，經驗豐富，恰
如其分，翻閱場刊，三人也有參與創
作，還加上幕後兼任聯合創作及監製的
亞賢，一起磨合出不錯的演出。全個演
出尚算完整，互動環節時若能再掌控一
下時間，會更為緊湊。
整個團隊，頗為用心，門票設計為考
勤卡紙，在不設劃位的小劇場內，找來
一部打卡機，觀眾在入場及散場時必須
打卡，實為特別且貼題。另外，還有更
見用心的地方，如上述，此劇每一場也
為觀眾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開設了群
組，儘管戲已落幕，可是群組仍在，劇
的創作人員也言明會繼續聆聽觀眾的小
故事及抒發的感受，讓事情不會就此結
束，延續下去。此劇表達的主題，並非
教人們裝病請假，而是希望觀眾在工作
壓力下，懂得好好生活。

浮城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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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三十分鐘左右，音樂發表會即將開
始。台下觀眾幾乎都盛裝赴約，年幼演奏者
的服飾髮型更是精心設計，有備而來，難掩
他們來到會場前必然經歷過一番嚴挑細選。
他們不再是尋常陳舊的他們，彷彿連眉宇神
情也嶄新許多。有些孩童利用剩餘時間反覆
彈奏着曲子，提琴、吉他、烏克麗麗、長笛
和鋼琴齊聚一室，聲線往高空拔尖，迅即壓
低，又依循演奏廳的階梯式結構拾級而上，
展現攀爬特技。樂器從腹部傳遞而出的音波
十分明朗，疏散了室內略顯凝滯的緊張。調
音時發出的咿咿呀呀，雖不如演奏曲目那樣
宛轉悅耳，倒能適當地混入其間，成為一種
和睦共處的友善噪音。此起彼落的喧鬧，時
高時低，聲短韻長，忽然令我憶起從前為古
箏調音的景象。
我的衣櫃裡，曾有一件藍紫色的擋風外套

懸掛着，背面印着幾行詩詞。衣服淘汰後，
顏色還記得相當清楚，近紫的藍，藍得像
紫，感情融洽的藍紫色，富麗的海。很長一
段時間我努力回想，卻怎麼也無法確定，衣
服背後那片藍紫色的海到底漂浮着什麼樣的
文字。是李商隱的《錦瑟》嗎？難道我們一
直將「錦瑟無端五十弦」披覆在身上，用以
阻擋強風，暫時隔離飄舞的小雨珠嗎？時間
太久了，只剩下幾疊照片，然而照片裡的人
們總是面對着我，笑得燦爛，誰也沒有留下
那件外套的完整背影。後來才終於回想起
來，那段文字應該出自於南朝．顧野王的
《箏賦》：「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
弦。既留心於別鶴，亦含情於採蓮。始掩抑
於紈扇，時怡暢於升天。」當年訂製團體外
套時，節錄了這些句子，印在背面。不是我
設計的，也不是我挑選詩詞的，所以忘得特
別快——這當然是藉口。
從字面意思來解讀，大約可看出古箏的弦

柱特質與演奏意境，宮與商是五聲音階裡的
兩個音，〈別鶴〉和〈採蓮〉皆為曲名。防
風材質的衣料，印了那幾行文字，同期一起
學習古箏的朋友還有多少人記住如此小事，
我不知情，但他們絕大多數都穿過同樣的外
套。和他們類似，我學習古箏先以十六弦入
門，等基礎練得差不多後，再轉換成二十一
弦。至於調音，當然也從十六弦開始學習。
說實話，調音若學會了訣竅，幾條弦都不成
問題，但對於從未調過音的我而言，哪怕只
是少一根弦，都能減輕內心負擔。如果想將
古箏演奏得還算像樣(暫且不論練習時間和
效率)，調音這項工作絕對不可省略或輕
忽。相較於鋼琴的八十八個琴鍵和複雜結
構，為古箏調音單純多了。古箏以「宮、
商、角、徵、羽」構成五聲音階，比起童年
時代跟着鋼琴老師哼哼唱唱的七聲音階，少
了兩個音。預先知道調音能少處理兩個音，
我的心情頓時輕鬆不少。
初學調音的我，看完前輩的詳盡示範後，

半秒不敢悠哉，趕緊擺好電子式調音器，打
開右側的箏首木蓋，立即用專屬扳手輕輕調
整每個轉軸，校正音律。為了不拉斷鋼弦，
必須緩緩轉動。慢，反而費力。狡獪的酸
痛，此時會佯裝成一名擊鼓者，趁勢敲打我
的肩頸。每當我調完一個音，它就往肩頸敲
擊，奉送更多的酸和痛。
想讓音律盡快歸於正確位置，唯有忽視那

些干擾調音工作的酸痛與心魔，假設它們不
存在。於是我將精神再度專注起來，重新於
狹小空間裡轉動金屬細軸，繼續尚未終結的
調音作業，直到陸續調整完每根弦的音準，
並確認每顆雁柱都站得安穩後，才放心地闔
上箏首木蓋，準備驗收。
初試調音的結果，成績斐然，箏聲煥然一

新。音律校正之後，我們宛如吞服了效用特

別厲害的定心丸，可以拿起大刀扛起闊斧，
剷除據守於舞台周遭令人感覺緊張的魑魅。
透過次次調正，樂器才能精確得像分秒不差
的鐘錶一樣，守住標準，守住時時刻刻。我
照貓畫虎，學得有模有樣。摸索時間未經太
久，已熟稔整套調音流程，不覺工序冗長，
也不再因為酸痛而拖拖拉拉了。若有初學古
箏的新朋友想嘗試調音，我竟然也可以示範
給他們看呢。
環視演奏廳，一切準備就緒。觀眾席坐滿

七八成的觀眾。各式各樣的樂器慢慢沉默
了。整個空間變得很安靜。每條琴弦已經找
到了正確的音高，每個人也陸續找到他們的
位置。演奏廳的空調系統緩緩吹出冷氣，手
腳如果不輕微活動一下，就會感到幾絲寒
意，但倒也還不至於需要擋風外套。
那件印着《箏賦》的擋風外套已然淘汰，

離開我的衣櫥許久，大概早就脫胎換骨，不
知流轉到哪個遙遠的時空去了。挑抹箏弦所
發出的錚錚鏦鏦，逐漸被日常瑣事層層消
音，轉變成某種無言的印象，惜聲如金。調
音流程卻仍舊在我腦中蹓躂，恍若有一隻隱
形的扳手，經常從黑暗裡探出身子，親自校
正每個偏失準度的音律。你此刻的音律，符
合標準嗎？你所找到的位置，除了可以欣賞
別人演奏之外，也是能讓你好好演奏的位置
嗎？它總是如此這般，不厭其煩地問着我。
歲月如風，吹熄觀眾席的熾亮，只有舞台

的聚光燈未曾滅減，默不作聲地凝視我，然
後悄悄給予一小勺恰好足夠照耀回憶的光
線，那些逐日沉靜的錚鏦聲響遂又在我心中
重新活絡起來。我朝前方望去，等候上台表
演的孩童端坐於第一排預備席，他們挺直腰
桿，專心背誦着五線譜上的豆芽菜，而身旁
完成調音的那把樂器，彷彿蓄勢待發的鴞
禽，眼神銳利地守望牠的主人。


